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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民阿Q精神的繁衍与扩大化
[摘 要] 鲁迅在《阿Q正传》里塑造了一个不可磨灭的文学形象——阿Q。长期以来,阿Q因为其性格中展示出来的精神胜利法而成为人们批判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对象。然而,阿Q精神在我们国人的身上还可以普遍看见影子，本文通过对此种精神的分析，来看看它对国人有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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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阿Q 正传》小说中塑造的阿Q的形象，把这个人物具有的精神称之为阿Q精神。具体表现为他妄自尊大，自轻自贱，欺弱怕强，麻木健忘等。鲁迅先生正是通过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淋漓尽致的描绘，表明这种普遍存在于"国人魂灵"中的精神病症是何等麻木。阿Q非常穷,穷得只剩一条裤，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却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压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常常好像还很得意。这是的关键，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分明挨了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
关于阿Q精神，学术界有很多权威论述过。黄修已教授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称这种病态特征是精神胜利病，其中有一段非常透彻又简明的论述：“这就是他的自欺欺人、自轻、自贱、自嘲、自解、自甘屈辱，而又妄自尊大、自我陶醉等几种表现。

一、身份的变更：主奴性的交替生存方式
游民最突出的性格特质，就是反对社会，他们鼓吹和欢呼动乱，尤其是重大的社会震荡，游民们生活在社会底层，朝不保夕，身份卑贱，受到其他阶层的歧视，因此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通过社会动荡如大规模的革命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游民所企及的变革也仅仅是自己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变更而已，没有改变人类不合理制度的理想。

革命是游民脱胎换骨的法宝，可胜利却只属于一个“独夫”，比如历史上的朱家天下，刘家王朝。而阿Q这个癞头癞脑的下层游民却能在万万人中脱颖而出，成为雄霸一方的Q当家，Q皇帝（《阿Q新传》），可以说是与他熟稔的主奴生存方式密不可分的。《阿Q正传》中，阿Q对此等技法就是颇为娴熟的，他是看对方身份而做出不同的反应，对赵太爷就使出了卑躬屈膝套近乎的奴性，而对和自己一样低下的王胡、小D却像主子对待奴才一样，欲打欲骂得毫不吝惜。阿Q当初在蓝盔甲军（《阿Q正传》中阿Q梦中的白盔甲军已落寞了），就凭借对长官的无人能出其右的奴相赢得了赏识，因此有了显露头脚、步步高升的机会。一旦得势，这种由奴变主，兼而由主而奴的性格就愈加明显了，早先是将在假洋鬼子那得到的屈辱转嫁到毫无反击之力的小尼姑身上，现在作了蓝盔甲军小头目的阿Q则是将上级长官那受到的侮辱，又原封不动的全部赏给了下属。

二、阿Q精神胜利法
“阿Q精神”通常是被那些需要胜利而又无法得到胜利的人用来维持自己精神上的平衡的一种药方，也可以称为一种自欺欺人的骗术，常常表现在走向没落的统治阶级的精神状态中。其实它是一种生活中的弱者的典型思想和精神，更严重地存在于被帝国主义欺侮的半殖民地的封建统治阶级之中，不只是中国有，其他国家也有。从人类思想的普遍性来讲，被统治阶级要受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所以在旧中国国民中也就普遍存在着阿Q精神。阿Q精神在当今社会的表现比如当前，有些人看见别人超过自己时就说：“他算什么，我比他好多了。”这不是见先进就学，而是自我满足，夜郎自大。
所谓阿Q精神，究竟是怎样呢?它的主要特点，一句话说来，就是精神胜利法，就是自欺自骗以求自慰。精神胜利法是阿Q精神的基本的东西，也是特有的东西。自然阿Q性格还是如一般实际存在的人物一样相当复杂的；然而阿Q之所以成为典型，则是精神胜利法通过种种条件的突出而具体的表现。他的自尊自负与自轻自贱固然是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的表现条件，他的排斥异端与“投降”革命也是精神胜利法的一个相关因素，至于怒目而视的怒目主义和“在肚子里暗暗咒骂”的腹诽政策，更是精神胜利法的最主要的现象。

三、游民阿Q的性格特质

1、自尊癖
阿Q本是极卑微的人，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人们忙碌的时候才记起他，一空闲，便把他忘记了。然而，阿Q却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甚至赵太爷儿子进了学，他在精神上也不表示尊崇，以为“我的儿子将比他阔得多”。阿Q甚至瞧不起城里人，认为城里人把“长凳”叫成“条凳”、煎大头鱼时加葱丝，都是“可笑”的。

2、欺弱怕强
阿Q最喜欢与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对手，口呐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他寻衅跟王胡子打架，打输了，他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他估量小D瘦小打不过他，骂小D是“畜生”，小D让着他，他却不依不饶，进而动手抓小D的辫子；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动手动脚，扭住她的面颊，说“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大肆轻薄。

3、性幻想狂
他认为，“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

4、泼皮耍赖
他跑到尼姑庵偷萝卜，被老尼姑发现了，他还强词夺理，说：“这（萝卜）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

5、善于投机
阿Q本来是对革命一向“深恶而痛绝之”的，但当他看到“未庄的一群鸟男女（在革命到来之际）的慌张的神情”时，便想：“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阿Q革命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于是他想到了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钱家的桌椅；想到了复仇，把和自己打过架的小D、王胡子连同侮辱过自己的赵太爷、秀才和假洋鬼子统统杀掉；他想起了赵司晨的妹子、邹七嫂的女儿、假洋鬼子的老婆、秀才娘子和吴妈，拿不定主意究竟要谁。

6、奴隶性
阿Q看到审讯他的人穿着长衫，便知道这人有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立即跪了下来。长衫人物叫他站着说话，但他还是跪着，并且第二次审讯他时，他仍然下了跪。

四、“独夫的家谱”
游民多想通过社会动荡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最高理想无外乎“威福、子女、玉帛”。这绝不是真正的社会变革，也绝产生不了真正的革命成果。鲁迅先生在《圣武》（《鲁迅全集》，第一卷，355）中指出这种变革的实质：“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在《正传》中，阿Q在土谷祠中的革命幻想就是为了这些：威福——未庄一伙鸟男女跪下求饶，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还有小D、王胡都该死；子女---来来回回把未庄出名的女子都想了个遍，还包括了邹七嫂年幼的女儿；玉帛——元宝、洋钱、洋纱衫，甚至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通通拿来。这样的革命理想，胜利了的阿Q皇帝会是什么样就可想而知了。
鲁迅先生在《忽然想到（四）》（《鲁迅全集》，第三卷，17）中说道：“中国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史’，是‘独夫的家谱’。”即无论谁获胜，天下也不会是普通民众的，而是获胜者的，刘邦得了天下，天下就是姓刘的，朱元璋得了天下，天下就是姓朱的。《后传》中，作者让阿Q奇迹般的死里逃生了，并一步步的为实现土谷祠的畅想而努力着，最终革命理想得以实现，最终成为一方霸主，Q当家，Q皇帝。这部“独夫的家谱”，从此就改姓Q了，阿Q衣锦还乡回到未庄时，大势已去的赵太爷就一脸奴相的先声夺人，连称阿Q是自己的本家，而且比赵太爷还长两辈儿呢。鲁迅先生早已深刻的洞悉了国民性中的这一劣根，“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谚语》）。得势阿Q还下令属下为自己歌功颂德。历代皇帝都善于运用史书将自己一生加以美化传颂，富贵了的阿Q也是如此，又早有一批羊相的奴才在身边，为他涂这改那的，而阿Q 所经所到之处皆身价倍增，受万民景仰了。比赵太爷更胜一筹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那些头领们动辄杀戮，比原来的主子更坏。”
五、阿Q的褒扬的一面

说阿Q精神最可贵，是阿Q精神里豁达大度的一面，遇上不顺心的事总有理由为自己开脱。阿Q傻阿Q呆阿Q自欺欺人掩耳盗铃，不为名利而苦恼，也不在乎别人的看法。比起一些老为自己套上虚假的外衣而弄个焦头烂额，有苦自己知实在可贵得多。阿Q只是鲁迅塑造出来的一个人性特别的浓缩体，塑造时褒贬相交，既不单纯地丑化也不单纯宣扬，目的是给人们一面镜子，让人们在跌倒前总能找个让自己重新站起来的理由。

“阿Q精神”并非坏事，它内含科学性。对于心理失控的人来说，它是一剂良药，使他们从中获得自我安慰自我解脱，不至于因心理压力得不到正确疏导而做出失去理智，譬如打人、毁物甚至杀人、放火或者自杀之类的偏激行为。如今，“阿Q精神”已经走出了中国国界，成了“国际通行”的医治心理疾病的辅助手段，在治疗人类心理失衡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不能再“孤芳自赏”了。精神胜利法”的积极意义还在于它的自我减压自我减负，对于现代精神高度紧张生活节奏急剧加快的人们，“精神胜利法”是缺之不得的。

六、阿Q精神的繁衍与扩大化
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序》中：“写阿Q，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来。”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使作品的力量较能集中发挥的更强烈，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倒像是在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发出反省的道路。”这就是说，阿Q并非具体的个人，而是一个泛指的概念，一个国人灵魂的幻化，谁都可以对号入座，谁又都很难对号入座。   
　　在阿Q身上最突出的就是他的奴才相（包括主子相）。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土壤培养出来的中国人，不论身份高低，都是二者兼具的，只不过这是机动的，随时可以变更的。在《正传》中，阿Q是奴性十足，而主性不足的，可在《后传》中，发达了的阿Q却要时时表露主子的嘴脸了，对下属，对陌生人，而一旦生命受到了威胁，遇到了更加强悍的对手时，又立刻换了一副奴才相了，卑躬屈膝的求饶，打肿脸陪着笑了。   
　　精神胜利法的繁衍。《正传》中，阿Q身份卑贱，却要时时争取精神上的胜利，被人打了，就自称是儿子打了老子，声称自己“先前阔”，就连上刑场画的圆圈不圆，也要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而在《后传》中，这种精神上无休止的胜利却因阿Q的发迹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物质上的胜利，不但有一帮趋炎附势的奴才为阿Q撰写“先前阔”的历史，就是阿Q的子子孙孙们都毫无疑问的阔了起来。阔了的阿Q，只有他打别人的份，哪还轮的上“儿子打老子”了。不仅如此，阿Q还时时要从侮辱下属中得到实实在在的胜利，而被侮辱的人还会以此为荣，继承了阿Q先前的精神胜利，同时又将这种种的屈辱转嫁给比他们更卑微的人身上，一层压一层，一层胜利压一层胜利，胜利加胜利，所以阿Q的王国里永远没有失败。有的只是自欺欺人的胜利。   
　　阿Q精神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是巨大的，而培养出这种精神的中国文化更是无比能动的。我们永不必哀悼阿Q的死去，因为有无数的国民受到了阿Q精神的浸染，不自觉中也成为了Q家族的一员，Q子孙。从《阿Q正传》到《阿Q新传》，从一部中篇到一部长篇，是一个游民阿Q的发迹变泰史，也是我们国民灵魂的写照和深入的剖析，在我们民族的灵魂某处阿Q远没有逝去。有人曾说鲁迅作品已经过时了，可是当我们将这种自省和自审的精神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时，会发现国民性改造的问题依然是我们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自己有“阿Q精神”，而且极力将他的“阿Q精神”灌输给读者，让广大市民们在不幸降临时，以“阿O精神”来安慰自己、以求得心理平衡。契诃夫曾经写过一篇题为《生活是美好的》文章，其“腔调”和阿Q的“儿子打老子”有异曲同工之妙。请看这段文字：“要是火柴在你的衣袋里燃烧起来了，那你应当高兴，而已要感谢上苍，多亏你的衣袋不是火药库。要是手指头扎了一根刺，那你应当高兴，挺好，多亏这根刺不是扎在眼睛里。要是有穷亲戚到别墅来找你，那你不要脸色发白，而要喜洋洋地叫道：挺好，幸亏来的不是警察……依此类推，朋友，照着我的劝告去做吧，你的生活会欢乐无穷！”细读并回味以上文字，我们便会感到。契诃夫的这套“理论”和阿Q的“精神胜利法”如出一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初阶段，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还缺乏透彻了解，“五四”当时“到民间去”的口号，并未引起一般知识分子对农民状况的认真研究。鲁迅以其长期以来深刻的观察和沉痛的感受，通过艺术描绘，让人重温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虽然他较多地注意到群众的落后方面，但就此提出的启发农民民主主义觉悟的问题，客观上却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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